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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民党军队疯狂向解放区
进攻。沂蒙山区作为革命老区，自然受到
了国民党军队的“格外照顾”，蒋介石派
出王牌74师进行“围剿”，企图一举消灭
我革命力量。

这年4月，按照上级指示，韩成山所在
的华东野战军8纵24师70团3营7连负责从
正面阻击敌74师，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

4月26日凌晨，韩成山跟随部队急行
军20华里，赶到黄崖山。我军刚把兵力布
置好，74师就“兵临山下”。敌军先是以四
架飞机、两个炮兵营对黄崖山阵地进行狂
轰滥炸，然后以一个营的兵力发起冲锋。

战斗进行得很惨烈，敌人一个营被
打退了，再增加一个营；两个营被打退
了，又以一个团从正面进攻。战斗从上午
打到下午，镇守阵地的7连连续打退了敌
人的七八次进攻。7连战士伤亡过半，弹
药将尽，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我8纵部队从蒙山安全转移，
上级命令7连迅速撤出战斗。但是，此时
坚守黄崖山主峰的7连一排被敌军死死
包围。

黄崖山主峰西面是深480米的悬崖，
北面是深沟，而此时国民党士兵从东面
的坡上蝗虫似的涌上来。

“同志们，人在阵地在，跟敌人拼到
底！”排长朱际昌下了命令，不久，子弹、
手榴弹都打光了，战士们抱起石头砸向
敌人。

这时，韩成山听到距离阵地十多米
的敌人高叫着：“抓活的！”朱际昌将身上
最后一枚手榴弹扔向敌人，随后纵身跳
下悬崖，韩成山也随着排长纵身一
跃……

不知过了多久，韩成山醒了过来，眼
前是满天的繁星。“难道我还活着？”韩成
山想站起来，却感到钻心的疼痛。他发现
右腿骨折了，右手拇指被打断了，浑身上
下全是伤。韩成山已经一天两夜滴水未
进，又累又渴。

好不容易到了天亮，他突然发现有
个头发花白的老农向他走来。“大爷，给
我点水喝。”韩成山说。“你是什么人？”老
农惊讶地问。

“我是八路军。”一听韩成山是八路
军，老农迅速将他背到一个大石洞里藏
起来。

老农名叫石贞文，是蒙阴县垛庄镇
东大洼村人。石贞文每天都给韩成山送
来煎饼和水，并采草药给他治病。当时食
盐紧缺，石贞文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盐拿
出来给韩成山洗伤口。

一次，石贞文给韩成山送来了羊肉
汤，一问才知道，老人将家里仅有的一只
小羊宰了。跳崖时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
韩成山，被感动得热泪直流。

在石贞文的精心照料下，韩成山先
后转移了四个隐藏的地方，养伤71天，右
腿和右手的骨折处基本愈合。而这时还
乡团还在不断地搜山，石贞文赶紧制作
了一对拐杖，烙了一大包煎饼，趁黑夜将
韩成山送下山。韩成山架着双拐，经过七
夜的夜行，平安回到老家沂南县辛集镇
招贤村。

后来，韩成山才知道，黄崖山一战，我
军以一个连的兵力成功阻击了74师两个
团的进攻，消灭了600多个敌人。韩成山所
在的7连被授予“英雄连”的称号。战斗后
不久，部队在沂水县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沉痛悼念在黄崖山阻击战中光荣牺牲的
烈士，其中就包括韩成山，韩成山的名字
被刻在了孟良崮烈士陵园的石壁上。

直到1977年，当年参加过黄崖山战
役的机枪班班长刘楹厚在寻访战斗旧址
时，偶然得知当年“牺牲”的“烈士”韩成
山还活着，才把这位在家乡隐居30年的
战斗英雄“挖”了出来。

“活烈士”韩成山

□戴永夏

巍巍泰山，雄踞齐鲁，不但文化底蕴
丰厚，名胜古迹荟萃，而且古树名木繁多，
苍松翠柏满山，有着丰富的植被资源。据

《史记》记载，古代的泰山曾经“茂林满山，
合围高木不知有几”“朱樱满地，古木参
天”“凌汉峰南竹树森森，未风先鸣”“盘道
两侧，茂林涧草”，森林景观十分壮美。清
末以后，泰山植被曾遭受严重破坏。新中
国成立后，经过全面绿化，泰山重披绿装。

据史书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
秦始皇登封泰山时，面对山上的草木森
森，曾下令“勿伐草木”。下山途中遇大
雨，他在一棵树下避雨，因感谢树的遮
雨之功，封这棵大树为“五大夫”。这棵

“五大夫”树，至东汉具体为“五大夫
松”。至明代，松树被泥石流冲毁。清雍
正八年，负责整修泰山的内务府郎中丁
皂保又进行了补栽，成为五棵“五大夫
松”，至今尚存两棵。

到了汉代，汉武帝刘彻曾经七次登泰
山，植柏树一千多株。郦道元《水经注》引

《从征记》云：“泰山庙中，柏树夹两阶，大
二十围，盖汉武帝所植也。”至今，泰山下
的岱庙中，还留下五株汉柏，皆扭结上耸，
苍劲葱郁，若虬龙盘曲，构成闻名中外的

“汉柏凌寒”美景，为“泰安八景”之一。
至唐代，唐玄宗认为槐树是“士大

夫”，把槐树尊为“国树”，到处栽种。唐
高宗、唐玄宗登封泰山时，也将植槐之
风带上泰山。《中朝故事》记载：“天街两
畔槐树，俗号为‘槐衙’……意谓其成行
列，如排衙也。”唐开元十三年，唐玄宗
封禅泰山，降旨禁止乱砍滥伐山上的树
木：“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
等，近山十里，禁止樵采。”

宋真宗是最后一个封禅泰山的皇帝。
尽管他登泰山是为了提升个人形象，但对
保护泰山的树木也有一定贡献。大中祥
符元年(1008)，他曾降旨：“诏泰山四面七
里禁樵采，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祠，社首、
徂徕山并禁樵采。”登山道中，“树当道者
令勿伐。”他把禁止樵采的范围扩大到了
泰山附近的社首、徂徕等山。

金朝皇帝虽然没有封禅泰山，但对泰
山的绿化也比较关心。金大定六年(1166)，
金世宗降诏：“推恩天下山泽以赐贫民，任
其樵者薪之，匠者材焉。唯灵岩同五岳留
护灵脉，不在赐例。采伐者仍治以罪。”在诏
令中，他准许百姓到山上采薪伐木，唯独
不准采伐灵岩和五岳的树木，违者就要治
罪。金章宗时，山东的一些起义军潜藏在
泰山上，跟官军对抗。按察司为彻底消灭
起义军，准备发兵数万，伐尽泰山林木，使
起义军无藏身之地。时任山东路统军使的
完颜承晖听说后，上疏金章宗：“泰山五岳
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禅告代。国家

虽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即伐光树木，
使之成为荒山秃岭)也……”他的意见被
金章宗采纳，使泰山林木免遭伐尽之灾。

清代曾多次开展泰山植树活动。如
康熙八年至十七年，山东布政使施天裔
修缮岱庙时，曾植树646株，这在康熙十七
年立的“重修岱庙碑”碑记中作了详细记
述：“(岱庙)午门内栽柏树八十五株，杨树
四十株，槐树二十二株，白果树二株。仁
安门前栽柏树五十三株，槐树十二株。大
殿左右丹墀栽柏树五十九株，松树四株，
白果树二株，杨树五株，槐树九株……”
现在岱庙内松柏苍翠，古木参天，就是
这次植树之功。而泰山景区内更大规模
的植树，发生在嘉庆年间。据嘉庆二年

《泰山种柏道里记碑》记载，山东按察使
康基田及泰安知府金 等16位官员，于
嘉庆元年至三年连续在泰山植树，范围
从岱宗坊沿登山盘道直至南天门下的
独秀峰和升仙坊，还有吕祖阁等地，共
植柏树22000余株。

清末以后，由于军阀混战、连年战
乱，泰山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在此情况
下，一些有识之士仍没有放弃泰山的绿
化，其中最著名的是有“植树将军”之称
的冯玉祥。他每到一地都要发动群众植
树造林。20世纪30年代隐居泰山期间，他
仍发扬此风在泰山植树，两年多时间内
共植树约30万棵。1934年，他派人买来大
量苹果、茶、核桃等树苗，分给百姓种植，
还专门请来专家进行指导。

然而，冯将军的力量毕竟有限，泰山
植被惨遭破坏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
变。真正让泰山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
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泰安民众。

1948年3月，泰山专署颁布了《关于
森林树株保护的布告》，要求爱护现有
树株，奖励封山造林；同年9月建立泰历
林场(后改为泰山林场)。1949年9月，鲁
中南泰山专员公署发布布告，强调：“为
保(泰山)残存的名胜古迹，如唐槐、汉
柏、李斯篆、金刚经、古庙、铜像等，除本
署成立泰山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
管理外，尚望大家负责切实保护。”“今
后倘有人故意损毁破坏，一经察觉或被
告发，定予严惩不贷！”

上世纪50年代，泰山林场工人开始
了泰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历
时近十年，使得泰山重披绿装，植树面
积达35万亩，栽种各种树木在亿株以
上。改革开放以来，泰山生态保护被列
入生命线工程来抓，泰山的植被重现英
姿，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植被覆盖率
高达90%。置身岱顶四望，“岱宗夫如何，
齐鲁青未了”的美丽壮观景象，复又展
现在面前。

（本文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

□赵瑞峰

在桓台县城北有一处“周环百里，水天
一色”的自然湖泊，以其生态天然、物产丰
富，沿湖村庄星罗棋布、舟楫相通，有“北国
江南”之誉，这便是闻名遐迩的马踏湖。因
春秋时期，“齐景公有马千驷，畋于青丘”，
众马奔驰于此地而得名马踏湖。但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期，它并不叫马踏湖，而叫锦秋
湖，当地人也叫北湖，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
恢复此名。千百年来，马踏湖以其秀丽独特
的风光，吸引着四方游客，更是留下了一众
名士贤达的足迹，如唐代诗人骆宾王、元代
地理学家于钦等。明清时期新城王氏家族
的王之都、王象艮、王象明和一代诗宗王渔
洋，生于斯长于斯，更是诗以咏之。作为王
氏家族重要成员的王象春，则把马踏湖作
为身心得以休憩的一方所在。

王象春(1578—1632)，字季木，号文水，
自号山昔湖居士，山东新城(今桓台县新
城镇)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官
至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王象春中进士

后，未被授予官职，次年初返回新城，等候
任命。回到故乡后，王象春寄情山水，吟赏
烟霞，泛舟马踏湖，失意沮丧之情很快得
到平复。

清康熙《新城县志》载有王象春的《北
湖游记》和《北湖游别记》。这两篇游记正
是王象春从北京归来，在家等候任命期
间，赏游马踏湖时的乘兴之作。这两篇游
记语言清新质朴，工于比兴，巧于用典，把
游湖经历、名胜古迹、湖产名材及湖乡人
的热情好客描摹得极为生动传神。他在

《北湖游别记》的最后还发出“此水视杭之
西湖与燕之裂帛，宏阔不啻倍之”的慨叹，
以及“幸处僻寂，名不闻于四方，非耽奇穷
幽者不至，鱼鸟草木乃得全其种而终其
天，亦湖之老而休逸时哉”的庆幸和欣喜
之情跃然纸上。

吟咏马踏湖的诗词作品为数众多，但
以游记形式全面记叙马踏湖者，只有王象
春的这两篇游记，因而弥足珍贵，成为了
解明清时期马踏湖难得的历史文献。

明天启五年(1625)，在南京吏部任上的

王象春，因支持东林党人反对魏宗贤的斗
争，受到削夺官职、永不录用的处罚。于
是，王象春带着愤恨和不甘，回到了家乡
新城。马踏湖一如既往地接纳了这位失意
的仕人，抚慰其受伤的心灵。

从天启六年(1626)至崇祯五年(1632)，
王象春在家乡新城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七
年。在这七年里，他除平日与族中兄弟子
侄一起读书赋诗，还不止一次泛舟同游马
踏湖，写下不少诗作。如《锦秋湖》诗：“西
湖名胜古擅长，剩有锦秋可比仿。若把西
湖移岸上，新城真号小钱塘。”还有一首

《湖雨》，乃雨中游马踏湖而作，诗曰:“两湖
十里隔西东，莲曲菱歌声不同。苏老只怜
晴潋滟，哪知一样色空濛。”这两首诗作清
新自然，表达了诗人对马踏湖风光的自豪
之情，以及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明代王象春的马踏湖游记【故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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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是 植 树
节，在各处积极开
展植树活动添新绿
的同时，让我们回
顾一下泰山的绿化
历 程 ，“ 齐鲁青未
了”的景象经历了怎
样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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